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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后来和人性的B面

个性化和个人化

书

问医度娘

坊间纪事

时尚辞典

知食分子

强词有理

爸爸的女友

同 心 传 译

小虫儿卧单

心灵小品

□ 路来森

“卖花”雅事，宋人诗文中，多
有记载。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
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
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
晴簾静院，晓幙高楼，宿酒未醒，好
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
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马头竹篮，是盛装鲜花的工
具；卖花人将时令鲜花摆放在“马
头提篮”中，然后沿街叫卖。最有意
思的是其叫卖声，居然是“歌叫之
声，清奇可听”。有音乐之美，而不
是简单的吆喝。何谓“歌叫”？又“清
奇”在何处？据燕南芝庵《唱论》阐
述：“歌叫”是应该符合各种各样的
音律的，音律不同，其表现的感情亦
不同；例如，有的清新绵邈，有的感
叹伤悲，有的飘逸清幽，有的呜咽悠
扬，有的则典雅沉厚……表达情感
如此丰富，这也就难怪，听到叫卖声
的人，虽居内室，却依然禁不住“新
愁易感，幽恨悬生”了。

由此可见，彼时“卖花”，已不仅
仅是一种商业行为；从一定程度上
来说，已然具有某种艺术情味了。

词人蒋捷，有词《昭君怨·卖花
人》，专写卖花人情状。词曰：

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
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簾外一声
声叫，簾里丫鬟入报。问道：“买梅
花，买杏花？”

想那宋人，真真是风雅；卖花人
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一路花香。仿佛
整个宋朝，都花香弥漫，氤氲不散。而

“挑春”二字，最是耐人寻味：担子上，
挑着的是花，更是整个春天；春天，就
在卖花人的花担上，绽放了。

此情此景，连那新婚不久的李
清照，竟也情不自禁了：“卖花担
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
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
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
并看。”（《减字木兰花》）

才女李清照，鬓角上插下的那
一枝鲜花，从此，就明艳芬芳开来，
并且一直明艳芬芳至今……

然而，有宋一代，最是妇孺皆
知的“卖花”记忆，还是陆游的那句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何其幽微？又何其清新？一夜
春雨，第二天的早晨，花香一脉，便
在小巷里流淌开来。

仿佛，至今，那“深巷卖花声”，
还在弥散，还在弥散……

□ 宋长征

我那时喜欢在田野上游荡，夏
日的黄河故道除了庄稼就是一些
葱郁的草木，马齿苋，黑天天，灯笼
草，狗尾巴草，都是我从小结识的
不会说话的朋友。看见一种草，纤
柔的枝叶，匍匐在黄土地上，像是
耳朵紧贴大地，在倾听曾经的黄河
水浩浩漫过，有风的声音，有大风
卷起的漫天尘沙。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草，小虫儿
卧单，也叫花被单。我仔细看，青紫
的叶片，红润的草梗，有点像马齿
苋，不过没那么丰腴。如此，是不是
就能为一只小小的麻雀御寒？想到
做到，刚好二哥给我捉了一只麻
雀，放在小小的竹笼里，便薅了一
些小虫儿卧单拿回家。那只可怜的
麻雀，羽翼尚未丰满，躲在笼子里
瑟瑟发抖，我说：别怕，给你盖上花
被单就不冷了，等你长出羽毛，我
就把你放回属于鸟儿的蓝天。

麻雀还是死了。其实有时看着
好心的我们一直在做逆天的蠢事，
子非鱼，如何能懂得一只鸟或一尾
鱼的快乐。之后，很多年，我再不养
鸟，直至现在，每当看见在笼子里

啁啾的飞鸟，就无端替它们感到忧
伤。

二娘这人，身体好，一直活到
九十七。1980年代，那时的医疗条
件还很差，二娘就一直在推荐她的
草药验方，且行之有效。譬如菌痢，
俗语说“好汉撑不住三泡稀”，一个
五大三粗的汉子，三天就会身体脱
水，行走无力。二娘取新鲜的小虫
儿卧单二两，煎服，每日三次，不消
几日草到病除。

这是草木心生的悲悯，看颠仆
在黄河故道上的我们日夜辛劳，就
生出千百种草木作为我们强大的
后盾。本就卑微的草木，餐风露宿
在庄稼的缝隙。有时我们为了多收
上三五斗，就会对草木横加戕害，
而它们却总能以德报怨，荫护着黄
土地上的我们。

古往今来，每当我看见写草木
的人就会产生好感，人通了草木性
情，气质里也会有草木的悲悯与良
善。也许这就是叶嘉莹所说的弱德
之美，即使没有更大的力量去拯救
人类，也能通过个体的表达，将美
德静水流深地传递。

小虫儿卧单还有一个好听的
名字，叫地锦，大地一片锦绣。

□ 李海燕

连日里春风浩荡、花事如海，再宅
在家里继续“胡吃乱想”的生活常态，
有辜负春光、浪费生命的犯罪感。然而
再怎么取次花丛赏花、赏叶、赏春光，
也还是为时日所限，在所有那些春风沉
醉的晚上，所伴者，唯有书香。

然而最近的阅读体验实在说不上愉
快。闺密新推荐了两位女作家的书，安
妮·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
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并强烈建
议，先要做好心理建设，并进行一段时
间的体能训练，于睡眠良好、体力强健
时再看。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
曾听人说过，读某本书的感觉，就像纸
张割伤了手指，不晓得什么时候割的，
待觉得痛彻心肺，也只有深深的伤口，
未见流出血来。而我最近不愉快的阅
读，完全是因为，故事有个美好的开
始，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峰回路转，
故事的后来和人性的B面渐次呈现，美好

转而成为令人惊异的愕然，让人如阿列
克谢耶维奇的书名——— 我不知道该说些
什么。

先是在熊平的《极权主义美学及其
原理》中读到了这样的段落：1918-1920
年苏维埃国内战争期间，衣食住行等维
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全部由政府分配，被
称作军事共产主义。在这期间，苏维
埃政权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一次会
议上，主管苏维埃政权粮食调配的粮
食人民委员(相当于当时的粮食部长)瞿
鲁巴突然饿晕在会场上。一个拥有调
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粮食权力的部
长，却没有从中留下一些粮食来填饱
自己的肚子，这个故事令所有人为之
动容。

然而故事的后来是这样的：列宁亲
自给他写信，并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
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
养食堂”。“疗养食堂”后来逐步扩大
到一般领导干部，再进一步扩大到领导
干部的家属。革命胜利和经济好转后，
“疗养食堂”全国遍地开花，并且由食
品扩大到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源，包括美

色、权力和钱财。再后来到了斯大林时
期的大清洗和古拉格，连人的尊严和生
命，也都成了“老大哥”随时可以获取
的资源。

另一段故事来自南非。这个地球另
一端的国家，之前对其有限的了解主要
是有关曼德拉和他领导的反种族歧视斗
争，并最终实现了种族间的和解。永远
记得曼德拉振聋发聩的名言：“当我走
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
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
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我反
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只接受
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

后来曼德拉所言犹在耳边，我却从
各种渠道读到实现种族和解之后的南
非，黑人展开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
就业、医疗等一切制度向黑人倾斜，越
来越多的白人没工作、没收入，因为肤
色，有些医院拒绝为他们医治，终于有
白 人 感 受 到 ： “ 我 的 肤 色 是 个 错
误……”据统计，南非的白人人口比例
从15%下降到了11%，有近40万白人住在
贫民窟。

其实就算没经过多少世事，就读过
的一点书而言，理解人性的复杂和多面
这样的理解力还是应该有的。然而还是
惊讶于人性的B面这样轻易就能跑出来，
一个勇于牺牲自己生命的理想主义者，
一转头就能变成要求他人也牺牲生命的
极权主义者；刚刚从被欺压的境地里解
放出来，一旦有机会欺压别人，竟然没
有丝毫的犹疑和心软……

读过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
源》，她更多从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影响
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然而更多的时
候，按自己的意愿安排他人的生活，几
乎所有的人性与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恶魔
吧？更多的时候，被安排的人习惯了之
后，竟然发现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地狱里没有恶魔，它在杀戮的现
场，它在强制的绳索里，它在歧视的眼
神里，它在乌干达、在古拉格、在奥斯
维辛……它在人心里。所以人要朝乾夕
惕，不要放它们出来。一旦人性的恶魔
被释放出来，早在灾难开始之前，胜负
已然决出。赢家不是任何人，赢家是剥
夺和死亡，不分你们我们还是他们。

□ 李伟明

多次和一些曾经爱好诗歌的朋友谈
起现在的诗歌，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
诗歌写作几乎走进了死胡同。“看不
懂”是某些现代诗的最大特点。不善藏
拙者如我辈，面对那些经过某种手段排
列组合的分行汉字，一面惭愧地承认自
己的“低能”，一面又难免厚着脸皮质
疑：“诗人”所记录的，莫非是他自己
那断断续续的梦话(梦话如果是连贯的，
想来也应能看懂一些意思)？我们读了四
年中文专业的人尚且看不懂，全国13亿
人当中至少有12亿也不懂吧？

导致新诗“看不懂”，我想是写作
者太“个人化”了。或许他们本来是要
追求“个性化”的，可惜误入歧途走上
了“个人化”的道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
思想大解放，许多作家把“个性化”写
作当作自己的追求，“遵命文学”不再
是主流。作家莫言说：“一个写作者必

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与潮流和风尚保
持足够的距离；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的
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应该是那种
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
生活。一个写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应该
是属于他自己的、能够使他和别人区别
开来的语言。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
角，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
个性化写作，使文坛百花齐放，异彩纷
呈。

个性化是推进文学创新的重要因
素。以诗歌为例，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
个著名作家屈原，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
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他在艺术
形式上，打破四言诗的格调，创造了句
法参差灵活的“楚辞”体，是诗歌形体
的一次解放。和《诗经》的大多数作品
一样，屈原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对后
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代代人之间
产生广泛的共鸣。后世的众多优秀作
家，也是通过“个性化”不断创新，文
学艺术的生命力因此绵延不绝。

个性化的作品有棱有角，容易形成
“品牌效应”，为人们所识别。那些拥
有众多读者的作家，哪个不是个性鲜明
呢？金庸的作品，离奇的故事中暗藏玄
机，稍一品味，你就可品出人生哲理、
政治寓言，只有肤浅的人才会认为只有
打打杀杀，是为娱乐而娱乐。王跃文笔
下的官场，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
“好人”，而恰恰是这一点，使其显得
超级逼真。也许，在当前“正统”的文
坛，上述二位都坐不上“主席台”，但
我相信，他们的作品虽然未必获过奖特
别是那种有助于评职称的大奖，可因为
这种鲜明的个性，一定能比一般的“获
奖作品”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个人化”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个人化”是“个性化”的误

区，是因为写作者把文学创作私人化，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疏远社会生活。比
如“梦呓”式诗歌的泛滥，使现代诗歌
因为患了“自闭症”而日渐式微。又比
如某些散文作者，成天唠叨着自己的吃

喝拉撒，自己写起来津津乐道，别人读
起来味同嚼蜡。这些，表面上看似乎拓
宽了写作题材，其实却使创作的空间越
来越狭小。

“个人化”并不是最近一二十年才
有的事，历史上也不乏这种情况。南北
朝梁、陈时期盛行的“宫体诗”就算一
种，北宋初期的“西昆派”也有它的影
子。这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当然没办法
“走”远。南北朝最后一个优秀诗人庾
信 ， 前 期也是“宫体诗”的“发烧
友”。后来，他的生活经历发生变故，
对社会有了深刻认识，诗风也随之“脱
胎换骨”，终于留下了一批佳作。杜甫
评价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
纵横”，说得很客观。

文学是社会科学，关注社会、关注
现实是它的重大使命。个人化的东西，
先天缺失思想性，若非艺术形式特别
美，是很难让读者接受的，更不用说流
传了。个性化的作品，给大家看；个人
化的文字，最好留着“自赏”。

□ (土耳其)黛比·安德比 孟心怡 译

只需闲聊几分钟，我就知道爸爸的女
朋友能和他交往多久。比如辛迪，声音颤
抖，用浓妆掩盖她和我爸之间的年龄差
距。我们轻轻地握了一下手，然后她就怜
惜地问我学校怎么样，一边听我的答复一
边点头。她最多只能撑两个月吧。另一个
克洛伊，40岁，声音沙哑，在起居室里一
支接一支地抽烟，谈的几乎都是动物权
利。她从她去世的丈夫那里继承了一笔
钱，一部分就用来解救收容所的动物了。
她留了8个月，从我爸的记录来看算是相
当长了。

我不介意放学回家后，时不时地在厨
房里发现一位新女友这样和我打招呼：
“哦，那你一定就是金伯莉了！”我会回
答：“叫我金就行，很高兴认识你。”然
后我就会悄悄猜测她的年龄，以及我会和
她相处多久。好处之一就是她们都会给我
做饭，假装自己是我妈，这一点让我又爱
又恨。食物很美味，晚餐时的聊天也很有
趣，但是她们的拥抱总是专横的，她们的
分手也太过激烈。

比如谢丽，我爸想分手时，她把我们
的古董手工上釉瓷花瓶摔成了上千片，还
把遥控器扔到他身上。在楼上的卧室里，
我只能断断续续听见他们的吵闹，但是我
知道那个安静又优柔寡断的谢丽已经变了
一个人。我还记得艾利，她听到我爸说一
切都结束了时，一拳砸上了水泥墙，严重
扭伤了手腕。那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带她去
医院时，车里真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提前感知到一段关系的终结。我
爸会不再倾听女友的意见，忘记回答她的
问题，为不陪她出去找借口，然后坐到沙
发上他常坐的那个位置上，一心一意地读
书或者干别的什么。他倒是还会努力礼貌
待她，但是我一点都不赞赏他这种所谓的
绅士行为。蜜月期一旦结束，他就会逐渐
冷漠下来，退回自己的小世界里，我都奇
怪为什么还有人会在关系早就名存实亡后
还待在他身边。

于是，我爸的生活模式对我来说是可
以预测的，新关系开始就上升，分手就下
降。然后有一天，这个模式被一个叫桑德
拉的女人打破了。她很聪明，所以知道什
么时候离开那个注定会离她而去的男人。

桑德拉和其他人不一样。比如说，她
待我像对一个成年人，从来不闲扯些“学
校怎么样”。当我告诉她让我伤心的男孩
或者倾慕的老师时，她又善于倾听。她知

道什么时候该默默听着，什么时候该给出
意见。我发现我赞同她的一切发言。我那
么习惯在家看见她，以至于我都开始在放
学路上列出想告诉她的事。他们一周年纪
念日晚餐时，她告诉爸为什么他们应该分
开过各自的日子。我都不知我和我爸之中
究竟谁更失落一些。

形势逆转，我爸从椅子里站起来，被
关系突然终结吓了一大跳，要求对方好好
解释。我明白他暗示我离场，于是偷偷溜
进了最近的一个房间，我爸的书房。桑德
拉声音镇定而耐心，说的话都经过精心揣
摩，就和我预料的一样。她的冷静遇到的
却是强烈的不赞同，他的大浪冲击到她平
静的海岸上，也只剩泡沫和怒气。我从没
见过我爸一下子这么生气、震惊而脆弱。

我既不能参与他们的争吵，也无意偷
听来侵犯他们的隐私，于是我试图全心研
究书架上的那些书。这些书都是以我爸那
个兴趣水平归类的，《尤利西斯》靠在
《凯文和小老虎哈贝全集》上，《等待戈
多》放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上面。我
抓起几本翻看着，当外面的争吵愈加激烈
时，我坐在了爸爸的皮椅上，头埋在掌心
里。

我不停歇的双手接着又开始寻找附近
什么别的东西，好让我分散注意力。翻过
桌子上一叠收据之后，我打开了右手边第
一个抽屉。就好像一下坠入了水中，霎时
间所有的背景噪音都消失了。我从里面拿
起几十张，或许是几百张新闻剪报时，时
间凝固了。

头条新闻一条接一条在我头脑里响
起：“著名游泳运动员死于奇异的事
故”，“深受喜爱的阿黛尔在撞击中身
亡”。这些文章剪得一丝不苟，边缘笔
直，许多因时间久远而褪色。也有照片，
背面有爸爸的笔迹潦草地写着拍摄年份。
我把它们一张张拿近，用手指描摹我母亲
的头发、脸庞和身体，小心不让我的眼泪
或是指印毁了照片。妈妈在我只有九岁时
就去世了，他从未提起过她，却让她一直
秘密地住在这个抽屉里。

阖上抽屉后，我悄无声息地溜出了书
房，走到我爸面前，他仍固执地挽留。我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我们一起目送
桑德拉离开。

□ 崔 立

1
老李出了本书。
为了出这书，老李花了好几万

块钱。老李又舍不得这钱。
拿着那书，老李到处去推销。老

李去找老朋友老王，老李说，老王，这
书原价100块，我给你60一本，怎么
样？老王抹不过人情，就买了一本。

老李又去找老赵、老刘、老
曹……

老李找到老何，老何竟一口回
绝了他。老何是个直来直去的人，老
何说，老李，对不起，你的书我是不
会花钱买的。老李一愣，说，为什么？
老何说，很简单，你卖给我的不是你
的书，而是人情。老何又说，如果你
的书真的受欢迎的话，你就不用自
己掏钱出书了，人家出版社还会给
你稿费。老何还说，若不信，你把你
的书摆在书店里，看能卖掉吗？

不知怎么地，老李的脸烫烫
的。

2
老姜出了本书。
小区里办一个阅读会，老姜站

在会场的门口，拿着自己的书，免
费给每一个进门的人送。走过去一
个人，老姜送上一本；再走过去一
个人，老姜又送上一本……一大叠
的书，一会就送完了。

老姜心头美滋滋的。
可阅读会结束的时候，老姜心

头乐不起来了。每一张桌子上，都
留下了一本书。是的，就是老姜给
大家发的那本书，老姜出的那本
书。老姜莫名地有些尴尬，还有无
以复加的失落。为什么会这样？为
什么？为什么？老姜在扪心自问。

人一个一个地在往外走，老姜
没有走。老姜还在等。等了好一会，老

姜看到会场里已经没有任何人的时
候，老姜走到一张张的座位前，回收
那些他刚才发出去的书。直到那些
书，满满的都收到了老姜手里。

不知怎么地，老姜的脸烫烫
的。

3
老毛出了本书。
老毛兴冲冲地在小区里走来走

去，恨不得见一个人，就想和他(她)
说，他出书了，他出了一本很厚很厚
的书。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出书的啊。

老毛去了老年服务中心，那里
的书报架上，摆了老毛的书。是老毛
免费送给服务中心的。书的扉页上，
还有老毛一张拍得很上照的照片。老
毛是多么期盼有人去看这本书啊。

老毛进到服务中心时，很惊讶
地看到，他的那本书，已经不在书
架上了，有一个老太太，坐在桌子
前正看一本书。正是老毛的书。

老毛不知不觉就坐了过去，还
装模作样地拿了另一本书，假装在
看。老毛是多么希望那个老太太，
可以和他聊聊他的那本书啊。

一会儿，老太太居然真的和老
毛聊起了那书。

老太太说，这本书你看过吗？
老太太把那本书翻给老毛看。

老毛假装第一次看到，说，哦，
哦，这书怎么了，很好看吗？
老太太摇了摇头，说，你说呀，现

在真的是什么书都能出，怪不得看书
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书我看了半天，
也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内容……

老太太说着话，又随手翻起了
这书，给老毛看。老太太翻到扉页，
看到了上面的照片，还不由地看了
老毛一眼。也不知道老太太有没有
认出老毛。

不知怎么地，老毛的脸烫烫
的。

“花担”风雅

手机语文

□ 积雪草

前段时间看电视剧，男二号无限幽
怨地给男一号打电话，刚刚说了一句“我
想问你一个问题”，镜头切换，男一号躺
在床上，懒洋洋的，睡意未消，满脸不耐
烦地回他，别问我，有事问百度……

看罢，不禁莞尔。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大到求医问药，

小到衣食住行，总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
你心中有疑惑，不用东奔西跑四处求人，
只要打开电脑，输入相关词句，答案会铺
天盖地地砸下来，不管你的问题多么复
杂和专业，只要你想问，保证会有人给出
你答案，如果你往论坛里溜达两圈，再往
微博上晃荡几步，你提出的问题更会有
热心人给出答案无数。

衣食住行这等小事问问度娘，即便错
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可是求医问药这等大
事也有很多人喜欢问度娘，“网络医生”不
仅会告诉你发病原因，临床症状，还可以向
你介绍治疗方法，事无巨细，娓娓道来。

网络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半个医
生，大病小病都会去网上搜索，自会有很
多答案供你参考和对号入座。中国传统医
学讲究辨证施治，何谓辨证施治？简单地
说，就是一样的症状，治法也不会一样，情
况因人而异，通过总体的分析、判断、综
合，最终找出病因，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
程，不是三两句话就能弄清楚的，要不然全
民皆医生，还学那么多年的专业知识干吗？

有一个朋友，有时候早晨起床后，会
发现手脚有些轻微浮肿，她上网搜索一
番，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是脾湿，在网络
上搜索到一个治疗脾湿的方子。她去超
市精心选了上好的薏米和红豆，回家精
心熬制，日日饮用，没几天的功夫，脾湿
没有治好，身上倒是起了大片的红疹，奇

痒难耐，令她懊恼无比。
幸好，这只是小事一桩，如若大病，自

己对症入药，岂不是会耽误大事？捅出什
么娄子，弄出什么后果，真的是难以想象。

想起作家六六写的随笔《百度医生》，
感慨颇多。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自己照
着网络上的病例给自己诊病，自己吓唬自
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心口憋闷难受，
以为自己患上了心脏病，日想担心，夜想
担心，饭菜难以下咽。朋友给介绍了一个
中医名家，前去问诊，他观过色，看过舌，
诊过脉，告诉我说是压力太大，精神紧张，
思虑太深的缘故，旅旅游，多做点运动，放
松一下，调理调理就好了。

看他说得如此简单，我有些不大相
信，我说我真的很难受，肯定是患上了心
脏病，我在网上把症状一一对照了，很
像。我的理论根据，我的顽固令大夫很生
气，虽然他仍然心平气和，但我知道那是
他多年修习中医的涵养。
他说，第一，好大夫每天都忙得脚打后

脑勺，根本没时间上网义务诊治。第二，网
络上的那些症状也好，治疗方案也好，不知
道出自何人之手？可信度有多少？第三，就
算那些症状治疗方案都对，但患者与患者
之间是有差别的，怎么会千篇一律？

我无语。
自从有了网络，人人都是半个医生，

除了自己给自己看病，还给那些不能上
网的亲人朋友搜索看病，这种没有根据
的自我治疗，利弊到底各占多少？心中还
真没底儿。

我按照大夫的话，每天有规律的生
活起居，合理安排作息运动，半年后，那
些症状逐渐都消失了。尽管这是一个问
医度娘的时代，但有病还是赶紧去医院
治疗，以免耽误了，得不偿失，毕竟身体
与健康都是自己的，还是慎重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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